
用“ 数 理 化 ”抓 建 基 层
□ 王天辉

部队经常性工作体量大、要求

高，既要细也要实，时时考验着带

兵人的智慧。用“数理化”抓建基

层，这不是贪大求洋、标新立异，

而是继承传统、兼收并蓄的思考转

化，其出发点始于对中央军委去年

修订的 《军队基层建设纲要》（下

称 《纲要》） 的理解贯彻，落脚点

在于推动部队实现更高质量、更可

持续、更加深入的发展。

在“数”字上下功夫。联系到

抓建实际，就是要强化大数据思

维，通过储存掌握海量信息，精准

分析特点规律，实现务实与务虚的

贯通、主观与客观的对接、对上与

对下的耦合。要对上路数。毛泽东

把马克思主义比作望远镜和显微

镜，用望远镜看清方向，不能只见

树木而不见森林；用显微镜看清脚

下而不能好高骛远。这两个镜头的

聚焦点就是对表对标，紧扣上情抓

建，以“仰观”之态牢牢把稳部队

建 设 的 方 向 之 “ 舵 ”。 要 心 中 有

数。对上路数重在上接“天线”，

心中有数贵在下接“地气”。强调

“心中有数”，实际上就是要掌握部

队底数，将上情与我情无缝对接，

以“俯察”之为找准部队建设路

径。比如，作为带兵人，对基层官

兵党团员的人数、比例，城市、农

村、独生子女、大学生等不同兵源

的数据比例，都要做到如数家珍，

增强工作的针对性有效性。要数往

知来。认识规律、把握规律、运用

规律，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要求。

这 一 要 求 同 样 适 用 于 抓 建 基 层 ，

《纲要》 在建设原则中明确“把握

新时代基层建设特点规律，增强工

作指导科学性”，就好比放风筝，

风力较盛时需要放线，风力不继时

需要收线，只有遵循特点规律，以

“前瞻”之态搞好战略谋划，才能

让基层建设的“风筝”飞得更高、

更稳。

在“理”字上用实劲。联系到

抓建实际，就是要求我们在抓建上

知事明理、统筹梳理、彻底清理。

铸魂育人上要知事明理。“明理”

源于“知事”，既强调党员干部自

身讲政治、懂政策、强政略，更注

重引导官兵在学深悟透党、国家、

军队的历史脉络中学史明理、学史

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从变

化中看不变，从割裂中看关联，从

现象中看本质。责任担当上要统筹

梳理。《纲要》 中对各级工作职责

的规定，无论是党委机关还是基层

单位，都把做好工作统筹结合、关

闸分流进行了强调，这就要求我们

善于“弹钢琴”“转盘子”，条理清

晰地建立“总台账”、绘出“路线

图”、列出“时间表”、当好“施工

员”。流毒顽瘴上要彻底清理。以

思 想 上 的 “ 清 ”， 固 化 实 践 中 的

“理”，全面清除政治雾霾，树牢党

员干部“姓”党更“信”党的第一

身份，坚决防止“党性弱化、个性

扩大”。着力纠治“不靠法也敢拿

办法”的陋习、“不用法也能解决

问题”的误区、“不畏法也无关紧

要”的侥幸、“不依法也能干好工

作”的惯性。

在“化”字上求突破。延伸到

“数理化”抓建中，“化”就是掌握

“数”和“理”之后的转换提升和

运用推广，贯通由知到行、由虚向

实、由表及里的关键环节。要学会

知化穷冥。把感性认识理性化、零

碎知识系统化，从而得其精髓、获

其真谛，以求“悟则通达”之目

的。坚持用理论指导实践，用实践

检验理论，化文凭为水平，把智能

变技能，在知行合一中不断前进。

善于从来时路总结成果，立足脚下

路探索启示，为奋进路找准路标。

要善于化繁为简。对领导机关而

言，就是要深入推进简政放权，简

化办事流程，开辟“直通车”服务

通道，切实做到“战士吹哨、干部

报到”。对基层来讲，要善于把上

级思想深化为本级思路、主要方向

细化为具体方法、总体目标量化为

清晰指标、原则抓法转化为实践抓

手，让官兵一看就懂、一听就明。

要坚持以文化人。用传统文化筑

基、革命文化励志、战斗文化提

气、法治文化正形，着力营造海晏

河 清 的 “ 正 环 境 ”、 和 谐 融 洽 的

“ 暖 环 境 ”、 丰 富 多 彩 的 “ 软 环

境”，打造有声有色的工作圈、有

滋有味的生活圈、有情有义的交往

圈，切实用文化滋养官兵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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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超参加过广州起义、井冈山斗

争及历次反“围剿”作战，战功显

赫，尤其是失去左臂后依然冲在前

线，却不幸倒在了国民党设置的第一

道封锁线，是长征中牺牲的第一位红

军师长。他将青春与热血毫无保留地

献给了党的事业，作为长征路上身先

士卒的开路先锋，他的英雄事迹值得

我们永远铭记。

艰辛童年，自幼种下
向往革命的种子

洪超，1909 年出生于湖北省黄梅

县的一个贫农家庭。他 6岁丧父，9岁

时母亲改嫁，从此与祖母相依为命。

他断断续续读过几年书，为了生存，

当过童工，做过学徒，沿街乞讨过，

备尝人间艰辛，自幼就萌生了一种与

不平社会顽强抗争的精神。

1926 年，北伐军进入黄梅县。17

岁的洪超首次接触到了革命，他以满

腔的热血投入火热的革命之中，担任

儿童团团长，带领儿童团员们配合当

地的农民协会、妇女协会，共同斗争

地主恶霸，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大革

命失败后，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地主

恶霸纷纷反攻倒算。洪超惨遭迫害，

恶霸指使打手将他捆绑起来，在放有

菱角壳的晒场上反复拖曳。菱角的尖

刺穿破他的皮肤，破掉的表皮又与粗

糙的地面反复摩擦，没过多久，洪超

便体无完肤，伤痕累累，但他并未屈

服。随后恶霸又将他绑在树上，用篾

刀砍伤他的双臂，洪超顿时鲜血淋

漓，几度昏迷过去，依然没有因伤痛

而呻吟半句，只是从口中缓缓说出一

句“要杀要剐由你”。周边的乡亲们

都看不下去了，纷纷站出来，指责恶

霸惨无人道的行径，恶霸见众怒难

犯，自知理亏，变换手法先将他关了

起来，想趁夜深人静之时再投湖溺

死。幸好地下党组织及时精心策划营

救，洪超这才死里逃生，连夜逃往九

江。后经党组织介绍，洪超进入中央

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 （后改为国民

革命军第四军教导团）学习。

奋战井冈，在中央苏
区反“围剿”炮火中成长
起来的独臂猛将

1927 年 12 月 11 日，洪超随教导

团参加了广州起义，后在韶关转入了

朱德、陈毅领导的南昌起义军余部。

洪超于 192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

了湘南起义。同年 4 月底，洪超跟随

部队上了井冈山。他因作战勇猛、年

轻灵活、干事利索，被朱德所赏识，

留在身边当警卫员，并成长为红四军

的班长、排长。洪超投入到井冈山革

命根据地的反“进剿”、反“会剿”

斗争中，为巩固和发展井冈山的红色

政权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1928年 12月，彭德怀、滕代远率

领的红五军一部到达宁冈新城与红四

军会合。不久，为解决经济困境并打

破湘赣敌军联合发动的第三次“会

剿”，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主力出

击赣南，留下彭德怀、滕代远率部留

守。为增强留守红军的力量，从红四

军中抽调一批骨干，洪超被派到红五

军司令部担任参谋。此后，洪超便跟

随彭德怀南征北战，参加了大冶兵

暴、攻打平江县城、攻占长沙，以及

中央苏区的历次反“围剿”作战。其

间，因指挥有方，作战勇敢，屡立战

功，显示出优秀的军事才华。

1932 年 6 月，洪超在指挥草台岗

战斗时身负重伤，虽经抢救保住了性

命，却永远失去了左臂。自 1933 年 3

月到 1934 年 1 月，失去左臂不足一年

的洪超又投入到彭德怀指挥的进攻沙

县县城的战斗中。战场上，仅剩一只

手臂的洪超依然冲在一线，身先士

卒，率先攻入城内，成为第五次反

“围剿”以来红军攻克的第一座县

城。1934 年 8 月，在高虎脑战斗中，

洪超率部同敌重兵激战三日，歼敌

3000 多人。他也因此荣获中革军委颁

发的二等“红星奖章”。

此后，红三军团在广昌以南的驿

前地区组织防御，阻击向中央苏区步

步逼近的国民党军周浑元和吴奇伟部

的两个纵队。洪超又接受了“蜡烛形

防御战”的任务。他再次冲上阵地，

亲自指挥战斗。在由三个高地组成的

联防阵地上，洪超到离敌最近的三营

阵地，指导营长张震部署兵力、构筑

防御工事。这个高地距敌约四五百

米，就隔着一个小山沟，阵地上能清

楚地听见敌军的锹镐声和换哨时的喊

话声。战斗开始，面对数倍于己蜂拥

而上的敌军，洪超大声高呼：“有敌

无我，有我无敌！”将士们深受鼓

舞，愈战愈勇，弹药用尽仍奋勇与敌

人展开白刃战肉搏。正所谓狭路相逢

勇者胜，最终在洪超的英勇带领下，

取得了这场防御战的完全胜利。

长征开路先锋，红军
将星陨落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

红军被迫进行长征。洪超师长在出发

时接到命令，率领红四师担任先头部

队，作为右翼先锋，走在最前面。一

路上，红四师逢山开路，遇水架桥，

斩关夺隘，为后续大部队开辟前进道

路。为了阻挠红军进入广东，陈济棠

的粤军依托有利地形用砖石砌出坚实

的堡垒，周边设机枪、步枪眼，里面

贮存了充足的弹药粮食，各堡垒之间

还可以互相进行火力支援。这条在信

丰、古陂、安远地段设置的第一道封

锁线，被粤军吹嘘为“铜墙铁壁，坚

不可摧”。

中革军委下令：“三军团应于二

十日黄昏，以一个师在其右翼队先

头，经韩坊、固陂之间，寻捷径出至

坪石地域，切断固陂敌人往西退路，

并威胁信丰。”根据上述攻击部署，

红四师奉命攻打古陂圩。1934年 10月

21 日，红军各部陆续抵达指定地点，

准备发动突围的总攻击。是日，红四

师向江西省信丰县百石村挺进，遭到

守敌一个团的阻击。师长洪超、政委

黄克诚立刻指挥红四师投入战斗。洪

超指挥红十团将敌人击溃。200 多敌

军惊恐万状，逃出碉堡，躲进了一座

牢固的“万人祠”土围子负隅顽抗。

红军很快将其包围，先是展开政治攻

势，劝其投降。随后，洪超骑着马亲

率一个排到前沿阵地进行侦察，突然

不幸被围墙内射出的一颗流弹击中头

部，壮烈牺牲，年仅 25 岁。后由张宗

逊继任红四师师长。

黄克诚得知噩耗十分悲痛，这是

他在短短两年间第三次失去与己共事

的师长，悲愤之情无以言表。随后他

亲自率领红四师，高呼为师长报仇的

口号，以排山倒海之势，攻破土围，

一举歼灭了顽敌。彭德怀在得知自己

的爱将洪超牺牲的消息后，心情十分

沉痛地说：“洪超同志身先士卒，英

勇 杀 敌 的 革 命 精 神 ， 值 得 我 辈 学

习！”彭德怀在临终前还告诉身边的

人，不要忘记洪超，说他是长征路上

牺牲的第一个师长，是一名优秀的

战将。

战斗结束后，在当地村民的帮助

下，战友们把洪超安葬在百石村一个

较高的坡体下，仅有一个小土堆。

2006 年清明，当地政府在洪超牺牲的

地方建成了墓地，张震为纪念碑题

词：“洪超烈士之墓”。

总书记脑海里印象最深刻的
湘江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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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5 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广

西考察第一站，首先来到位于桂林全

州县才湾镇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

园，缅怀革命先烈、赓续共产党人的

精神血脉。他强调：“湘江战役是红

军长征的壮烈一战，是决定中国革命

生死存亡的重要历史事件。”并指出

这一战“在我脑海里印象是最深刻

的，我也讲得最多”。湘江战役之所

以关系到中国革命的生死存亡，在于

它付出极大牺牲后保存了革命的火

种，战役的惨烈使得党内对“左”倾

错误领导的怀疑和不满达到了顶峰，

从量变渐至质变，成为遵义会议实现

伟大转折的前奏。

湘江战役是党中央
和中央红军长征中渡过
的第一次严峻危机

由于“左”倾错误领导，中央根

据地未能打破国民党军队的第五次

“围剿”。 1934 年 10 月，中共中央、

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

原来推行“左”倾错误方针的中央领

导人，在实行这次突围和战略转移的

时候，又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

误，并且把这次战略转移变成了“甬

道式”的搬家式行动。部队携带着各

种笨重的“坛坛罐罐”，在狭窄的小

道上，前呼后拥，磕磕碰碰，互相拥

挤，缓慢地行进着。这种行军方式，

彭德怀称之为“抬轿子”。

国民党军队以湘江天险构筑了第

四道封锁线。中央红军进入广西后形

势愈发危急。1934 年 11 月 27 日，红

一军团占领了从屏山渡至界首的湘江

所有渡河点，但由于湘军先期到达，

失去了占领全州县城的有利时机，红

二师退到桂 （林） 黄 （沙河） 公路之

脚山铺一带构筑阵地，准备阻击湘

军。28日，红三军团第五师赶到新圩

阻击桂军。29日，红三军团第十团在

界首南光华铺打响了阻击战。这三处

阻击阵地地势较为平缓，装备明显处

于劣势的红军与敌人进行并不擅长的

阵地战，预示了这场血战的惨烈。

形势越来越紧张，红一、红三军

团占领湘江渡口后，中央军委纵队前

距湘江最近渡河点是 55 公里，却走

了两天。为保卫中央军委纵队顺利过

江，担任两翼和后卫的各军团不得不

与敌人展开殊死决战，尽可能为中央

军委纵队渡江赢得时间。

战况异常惨烈。在新圩阻击战

中，部队浴血奋战三昼夜，伤亡 2000

多人，红五师参谋长胡震、红十四团

团长黄冕昌以及副团长、参谋长、政

治处主任全部牺牲，红十五团团长、

政委和红十四团政委均负重伤，营以

下干部大部分牺牲。在光华铺，红十

团团长沈述清中弹牺牲。彭德怀随即

任命杜中美接任团长。当天，杜中美

又壮烈捐躯。在脚山铺，红五团政委

易荡平身负重伤，敌人围攻上来时他

为避免被俘，让警卫员对自己开枪。

警卫员不忍，他夺过枪开枪自尽。广

大红军战士视死如归、向死而生、一

往无前，靠着坚强的理想信念为中央

军委纵队赢得了宝贵的过江时间。

尚未过江、担任全军后卫的红三

十四师和红三军团十八团，被敌军分

割包围，战至弹尽粮绝，大部分壮烈

牺牲。红三十四师师长陈树湘伤重被

俘后，在敌人抬他领赏的路上，从腹

部伤口处绞断了自己的肠子，献出年

仅 29岁的生命。

经此一役，中央红军付出了惨重

代价，从长征出发时的 8.6万余人锐减

至3万余人。在广大指战员和红军战士

的浴血奋战下，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

主力渡过了湘江，保存了革命的火种。

湘江战役为之后的
历史性转折作了充分的
思想准备

从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党内

对“左”倾错误的领导就有所怀疑。

长征开始后，这种怀疑和不满便开始

滋长。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曾说

“中央苏区的转移，在他们 （指红军

将士） 中间引起了一些不满的情绪和

不稳定的感觉”。湘江战役激化了这

种怀疑，使得不满情绪达到了顶峰，

一些指战员逐渐萌生出改换领导人的

想法。湘江战役彻底宣告了“左”倾

冒险主义军事路线的破产。血的事实

让大家逐步认识到，只有改变“左”

倾错误领导，红军才能转机。

“仗没有打好，大家都不满意”，

红十三师师长陈伯钧的这句话反映了

当时普遍的情绪。当时受“左”倾错

误打击的萧劲光回忆，有些同志开始

偷偷议论：“老是这样被动挨打，怎

能打破敌人的围剿呢？”“看来不换领

导人，是扭转不了被动局面的！”担

任军委二纵队司令员兼政委的李维汉

也认为，湘江战役“引起了人们的深

思，为什么一、二、三、四次反‘围

剿’都胜利了，而第五次反‘围剿’

却失败得这么惨呢？”时任红五军团

参谋长的刘伯承回忆：广大干部眼看

第五次反“围剿”以来，迭次失利，

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

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

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

役，达到了顶点”。

湘江战役使得中央红军濒临绝

境，“左”倾错误领导人对如此危机

和重大挫折毫无办法，博古和李德都

丧失了信心。聂荣臻回忆，博古感到

责任重大，可是又一筹莫展，痛心疾

首，在行军路上，他拿着一把手枪朝

自己瞎比划。聂荣臻对他说：你冷静

一点，别开玩笑，防止走火。这不是

瞎闹着玩的！李德在其回忆录中也承

认，突破湘江封锁线“付出的代价实

在太大了”，各部队“减员也很严

重”。他说长征出发时新编成的部队

到占领贵州黎平时损失达到百分之五

十，预备师“甚至达到实有人数的百

分之七十五”。

党内逐渐蔓延的对“左”倾错误

领导的怀疑和不满情绪成为一种普遍

共识，从量变逐渐到质变，为之后的

历史性转折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湘江战役成为遵义
会议伟大转折的前奏

湘江战役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党内

对“左”倾错误领导的怀疑和不满公

开化，争论也开始了。进入越城岭山

区，部队暂时摆脱了敌人的追击。在

前进过程中，党内对行军路线的争论

日益激烈。

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等开始

批评中央的错误军事路线，认为第五

次反“围剿”以来的失败是由于军事

领导上的错误路线造成的。周恩来回

忆说：“从湘桂黔交界处，毛主席、

稼祥、洛甫即批评军事路线，一路开

会争论。从老山界到黎平，在黎平争

论尤其激烈。”张闻天说：“在政治局

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

直到遵义会议。”博古后来也说：“长

征过程中毛主席起来反对错误领导，

从湘南争论到遵义会议。”

12 月 11 日，红军占领湖南通道

县城。第二天举行了紧急会议，会议

否定了李德、博古关于继续向红二、

红六军团所在地区推进的意见。毛泽

东建议向贵州进军。这个建议本来就

是毛泽东同张闻天、王稼祥讨论的结

果，周恩来也支持向贵州进军。18

日，在黎平由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政

治局会议。会上，毛泽东、张闻天等

同李德、博古等进行了激烈的争论。

会议作出《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

之决定》，否定了李德、博古向湘西

进军的计划，决定在川黔边区地区，

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建立

新的根据地。

20 日，中央军委纵队到达黄平。

耿飚回忆有个“橘林谈话”。在一个

橘林里，张闻天和王稼祥头靠头躺

着，讨论当前的情形。王问张，红军

最后的目标，定在什么地方。张说，

没有一个确定的目标。又说，这仗这

样打看起来不行，还是要毛泽东同志

出来，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

们有办法。王稼祥当天晚上就将张的

想法打电话告诉彭德怀，然后又告诉

毛泽东。这消息在刘伯承等几位将领

中一传，大家都赞成开个会，让毛泽

东出来指挥。1935 年 1 月 1 日在猴场

会议上，中央政治局再次批评了博

古、李德不过乌江的错误主张，决定

强渡乌江，并发布了《关于渡江后新

的行动方针的决定》。

湘江战役后这一个多月来的激烈

争论，使广大指战员逐步看清了以博

古、李德为代表的错误军事路线对红

军造成的巨大损失，加上期间召开的

一系列会议，为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

作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

1935 年 1 月 15 日至 17 日在贵州

遵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集

中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

组织问题，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

常 委 ， 取 消 长 征 前 成 立 的 “ 三 人

团”，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

和红军的领导地位，逐步形成以毛泽

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

体，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实际

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

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湘江战役后引发的激烈争论，成为遵

义会议伟大转折的前奏。


